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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家语音直播平台因涉赌遭遇关停潮
用户充值打水漂 主播佣金难提现

过去两个月里，吴琳经历了从惊吓、希望到失望的情绪过山车，如今她还存有一丝期待。
自语音社交平台伴伴出事后，她数万块钱的直播佣金也被一并冻结了。社交平台上，和

她经历相似的用户和主播有很多。5月以来，超过20家的语音社交平台被调查、关停和下架，
许多主播失业流落在外，行业或将进行新一轮洗牌和整合。

处于此次关停潮风暴中心的，是一种称作概率玩法的机制，该机制在行业中普遍且长期
存在，其合规的边界在哪里？

目前，官方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一石惊起，余波未平，各方仍在等待。

距离语音社交平台伴伴被曝出事已有两
个月，吴琳依旧无法提现。

她是伴伴上的一名歌唱才艺主播。5月
初，她如往常一样在后台提出自己4月在直播
中赚取的佣金收益，却发现操作失败了。

突然无法提现，让吴琳和平台上的很多主
播都陷入了恐慌，不少人传平台出事了，但官
方回复称是谣言。于是平台安抚公会，公会安
抚主播，让大家再等一等。

吴琳没有等来事件的解决。事实上，到5
月中旬，提现仍然无法完成，她开始意识到事
情也许并不简单。带着疑虑，她断断续续地直
播到5月底，主动停播了。

5月 25日，新闻开始铺天盖地地曝光出
来，伴伴旗下的一支团队及该团队负责人于
4月 17日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一起被警方
带走的还有公司的财务盾，这意味着该公司
自 4月 18日以来无法进行任何对公的财务交
易，并且伴伴公司账户上被冻结的金额约超
20亿元。

无独有偶，6月初，一辆浙江衢州牌照的警
车也停到了广州一语音公司的楼下。该公司
是千音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开发了欢欢
语音、多多语音等多款语音社交类 App，被疑
涉嫌开设赌场罪。

记者随后便到了该公司所在地查看，发现
公司大门紧闭，上了一把红色的锁。端午放假
前一天，记者再次来到公司探访，此时锁头已
经被撤下，从公司前台望去，里面亮起了灯，但
没有看见员工的身影。

并非只有伴伴、欢欢语音背后的公司出
事，过去两个月来，社交语音圈掀起了一阵“关
停潮”,有超过20家平台因种种原因宣布停服
或下架，据圈内从业者介绍，此次关停的主要
还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平台，但一些不在此名单
上的大平台似乎也受到了波及。

如据某头部社交语音平台主播嘉嘉回忆，
6月5日，有听众向她反映平台无法登录或注

册进入，同时她发现主播房间的名字无法更
改，一些抽奖类的玩法也被禁止了。这种情况
持续了一周左右。

“平台对外的口径是在做更新，但内部消
息都猜测是这次关停潮的原因，另外平台还在
查主播的私下交易。”嘉嘉提到，那之后直播的
内容管理也变得严格起来，直播时，如果主播
提到了跟“抽奖”相关的字眼，会被直接踢下
麦，过了一分钟之后才能上来。

平台倒塌留下的是一地鸡毛。原本在这
些平台上充值了大量虚拟币的听众，以及平台
上主播们的大笔直播佣金，一时间都成了一张
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吴琳滞留在平台上无法提现的金额有几
万元。她懊悔的是，其实早在 4月底，就有人
在直播间怂恿其7折出售虚拟币，但她认为对
方在故意打压价格牟利。“现在想想，要是当时
卖了就好了，卖了也就损失不那么大了。”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主播发出了同样的
心声。浏览相关帖子发现，主播们无法提现的
金额少则几百几千，多则七八十万，万元以上
的不在少数。

欢欢语音、多多语音出事后，记者潜进了
聚集了大量用户和主播的群聊中，发现了多则
低价收购虚拟币的广告，发布者宣称“有多少
收多少”“你的风险，我买单”。

“到后来，有很多两折收购（虚拟币）的，好
多都是骗子，收了币后没给钱。”吴琳表示，“目
前整个状态都是混乱的”。她后面几次登录伴
伴，发现仍然有很多主播在坚持直播，她不理
解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截至发稿前，记者在华为应用市场上无法
搜到伴伴的下载途径，苹果 APPStore上仍能
正常下载、可注册登录，华为手机尝试在伴伴
官网上扫码下载APP，则显示“风险软件，检测
到违规行为”。欢欢语音同样在华为应用市场
上销声匿迹，通过苹果APPStore仍能下载，但
无法注册和登录。

◆一地鸡毛

警方调查、高管被抓、关停下架……目
前为止，官方没有正式地公布这一切背后
的缘由。

但无论是语音直播圈内，还是已经公开的
报道，大多都将矛头指向了概率玩法或称随机
玩法。据了解，自从伴伴出事后，许多平台为
避其锋芒，已经火速下架了这种玩法。

什么是概率玩法？在对多位从业者的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玩法在直播平台上极
为普遍，如抽奖、开宝箱、扭蛋机等。

“这是一种刺激消费的手段，谁不喜欢以
小博大的快感呢？”某平台公会人员林达做了
这样一个比喻：概率玩法就好比商店的促销
活动，原本 3块钱可以买一瓶水，但现在告诉
顾客，花 3块钱买一瓶水外还能参与一次抽
奖，有可能获得10瓶水，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来
买水。

什么时候这种玩法会变成黑灰产业链
呢？林达认为，当用户打赏了 100块钱，可能
赢得的不是价值 1000元的服务或产品，而是
1000元的人民币，玩法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
益律师赵良善告诉记者，抽奖和赌博最大的区
别包括四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故意；二是目的
是否是获取钱财；三是活动主要侧重点；四是
抽奖活动是否得到审批。

赵良善指出，如果直播间主播直播目的
就是为了通过抽奖等方式来完成资金兑付，
利用消费者赌博心理，整场直播重点也是抽
奖，而非直播内容本身，购买虚拟货币进行以
小博大式的抽奖，同时，后台通过操控、设置
等完成资金兑换回笼，从而盈利，这种情况
下，则涉嫌赌博。

在采访中，不少主播认为，没有出事的
大平台有一套监管机制，将概率玩法“合理
化”，或控制在合法的红线之内，如设置中奖
爆率、输多赢少、阻止用户变现、控制投入金
额等。

但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麻策指出，
“投入产出有法币”“随机概率玩法”以及“以
小博大”要素合三为一的产品设计，就是涉赌
玩法的核心构成要件，平台应当极力避免这三
要素在同一产品设计中同时具备，以斩断用户
期待通过产品实施赌博的心理。

麻策进一步解释，上述主播提到的把控手
法本质上只是一种“障眼法”，以减少或减轻涉
赌要素的存在感控制风险，但只要一个平台中
同时具备三大要素，则仍然可能构成赌博，这
和参与金额高低或次数无本质关系。另外，通
过控制概率等形式实施合规，还可能构成诈骗
等其它类型犯罪。

抽奖是平台留住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
嘉嘉提到，有部分用户就是冲着抽奖来直播间
的。有的用户抽奖手气差了，还会抱怨主播
“黑”，他们爱往一些运气好的直播间里凑。但
实际上，主播并不能控制中奖的概率，也无法
从中直接获利，抽奖能带给直播间的是更多的
流水。

“有抽得狠的、抽上瘾的，能抽上百万。”嘉
嘉表示，当然，平台有一定限制，如每次只能抽
100元，次数多太多的用户会被封号，相应主播
在平台的钱可能也提不出来。

在关停潮风波后，嘉嘉所在的平台曾短暂
地下架了概率玩法，但由于很多用户因无法抽
奖转去其他APP，平台不久后又再次出了新的
概率玩法，并且鼓励主播将之前参与抽奖的
“老顾客”拉回来。

“平台上的大部分主播都没有做过违法
的事情，对此也并不知情。”平台出事，导致主
播佣金无法提现，吴琳感到“有苦难辩”。

平台涉赌被查，如何判定主播的责任？
赵良善认为，就主播而言，如果向参与者

提供便利或者告知参与者兑换渠道、或者引
导参与者进行抽奖后的变现等，视为主播对
平台活动知情，如金额较大的，将涉嫌开设赌
场罪的共犯。平台开设赌场，主播是否犯罪，
需要看主播是否知情、是否故意参与。如果
主播参与操控全过程，并且从中牟利的，则涉
嫌共犯。

“若平台需负刑事责任，则主播在平台的
收入将可能被认定为赃款，则无法追回的。
若平台需担行政的责任，比如限期整改、要求
下架、限期返还等，此种情况下，平台账户资
金可返还给具体的参与者。”赵良善表示，如
未发生上述赃款或限期返等情况，则平台资
金属于平台收入，其中包含属于主播的收入，
主播可根据与平台之间的协议，可通过诉讼
方式索要。

麻策同样提到，平台以及平台相关责任
人是否可能涉及到赌博，仍然在于平台是否
明知或应知用户利用其抽奖玩法实施赌博，
包括平台员工是否亲自参与对接银商等中介
资源，是否协助主播和用户之间返兑资金提
供帮助等，若平台以及平台相关责任人有类
似行为，则平台或其责任人亦可能构成赌博
犯罪或帮助犯罪。主播作为涉赌的直接责任
方，本身利用平台的漏洞实施打赏、礼物等类
法币价值返兑，可构成开设赌场或赌博罪。

针对主播的佣金，麻策则认为，平台涉及
到刑事案件后，平台所涉资金将可能被定性
为涉案款项而被冻结，主播因此受到间接影

响也属常见，但两类款项性质不同，主播正常
款项仍可以通过民事渠道要求平台偿付。

此次关停潮并非直播行业的首次动荡，
而每次动荡来临时，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一线
的主播们。

这一次的事件让不少主播回忆起前几次
语音平台荔枝的下架。“当时出事的是‘助眠’
频道，但整改过后，整个平台都流失了很多用
户，连带其他领域的直播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位亲历了荔枝下架事件的主播告诉记者。

但在吴琳看来，那时语音直播行业还处
于“人少”“平台少”“竞争小”的阶段，且仅
仅是下架整改，主播回到原来的平台或跳槽
都相对容易。“现在所有的平台都陆续在倒，
我们去任何地方都有一点胆怯，害怕另一个
平台会不会又倒了，或者播两天钱又没法提
出来。”

事实上，关停潮导致大量主播流落在外，
不少未牵涉其中的语音平台也在借此契机
“招兵买马”。林达提到，其所在的工会正密
切留意，向有才能的主播抛出橄榄枝。

吴琳观察到，身边的同行有的往大平台
跳，有的往国外平台跳。她也尝试去了其他
平台，但直播的效果并不好。“一是粉丝带不
过去，二是适应新的平台生态需要一定时
间。”她解释，每个平台的属性不同，如QQ音
乐上聚集的多是音乐人，网易云上做深夜电
台的人更多些。另外，还有一部分大平台最
初是靠短视频起家，近两年才开始涉及音频
赛道，频道发展尚未成熟，而且粉丝也有APP
的使用惯性，习惯了看视频的一群人，怎么会
有粘性听音频呢？

“如果风波过后，我可能还会考虑回来
（伴伴）。”吴琳坦言。

◆“殃及池鱼”

“用声音直播不露脸”“手机就能操作”“在家
躺着赚钱”……这是长久以来贴在语音主播们身
上的固有标签。

这种认知曾让大批年轻人争相涌入赛道。
但在采访中，多位主播向记者表达了“赚钱不
易”的感慨。“以前是一个特别大的蛋糕，不管是
谁都能吃到一口，你坐那儿就能来钱。现在不
行了，大家卷性格、卷人格魅力、卷情商，新手小
白全职入行饿死的概率在60%-70%。特别是疫
情之后，用户在娱乐上的花销更少了。”一位主
播如是说。

语音直播行业在2017年前后成长至鼎盛
期，到如今，发展状况已渐趋稳定。艾媒咨询
数据预计，2022年我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
6.9亿人，2022年中国在线音频市场达 312亿
元。许多在过去被繁荣所掩盖的痛点和风险
清晰了起来。

首先是入行门槛太低。不少主播反映，语音
直播行业内鱼龙混杂，两极分化严重。行业内固
然有坚持初心做好内容的主播，但也不乏赚快
钱、钻空子的人。这是乱象存在的根源。

林达介绍，语音直播有几大分类，包括陪
玩、交友、点唱和模厅（也即“群播”），模厅是最
容易出事的地方。一位在校大学生告诉记者，
她曾短暂地进入过某平台的群播，但由于公会
要求其使用擦边露骨的文案，来维护与粉丝关
系，没几天她就落荒而逃了，公会甚至没有给她
发工资。

涉黄、涉赌、诈骗，许多丑闻曝光出来，行业
口碑变差，一方面提高了直播内容的变现难度，
听众担心被骗，打赏更加谨慎了；另一方面，也挤
压了真正想做内容的主播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只是语音直播生态中的一部分。许
多主播强调了行业正向发展的另一面。例如，吴
琳提到，音乐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中的许多选
手就脱胎于歌唱主播。

在成为公会人员之前，林达也曾是一名主
播，“我是从小县城出来的，没有特长，入行之初
接触的也是低俗的内容。但渐渐地我意识到，这
类直播被监管盯上后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我开

始琢磨怎么真正做有价值的内容，不为别的，就
为了在这一行里活得更长久些。”

“监管是必要的”，无论是否受到此次关停
潮的波及，多数主播心中都有这样的共识。他
们期待，在这一轮洗牌过后，“内容为王”将更加
突出，过滤一批劣质主播，带来更良好的行业生
态。还有主播提到，由于小平台自我监管和承
担风险能力较差，未来，语音直播市场可能将发
生一定整合。

易观分析高级分析师梁秋兰认为，此次关
停潮可以使管理不善、经营不规范的语音直播
平台出清，提高行业的品质和声誉；同时，语音
直播的行业监管愈趋严格，更有利于行业的长
期健康发展，最终使真正优质的语音直播内容
获得更大的价值。当然，从负面来看，关停潮可
能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融资渠道收紧，影响行
业的发展与创新。此外，关停潮也可能导致部
分用户转向其他娱乐形式，语音直播平台面临
用户流失的风险。

但重要的是，行业规则能够得到进一步的
明晰。“我们最初做这行时，法律法规政策非常
模糊，对新兴行业存在的现象没有管透。”林达
表示。

有接近此次关停潮中核心涉事平台的人士
也告诉记者，早期语音平台发展概率玩法时并
没有遇到相关监管，随着监管趋严，类似玩法才
被定义为赌博。

在法规底线外，不少主播均在采访中提到
多个平台监管力度不一的问题，亟需设立统一
的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这是一件前赴后
继的事情。”

艾媒咨询集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表示，
建立行业规范或标准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政
府、行业协会、平台和主播等。政府可以制定法
律法规和监管指南，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制定行业
标准，平台和主播应积极参与标准的制定和执
行；在制定行业规范或标准时，需考虑到行业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兼顾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并确
保规范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重新洗牌

◆随机玩法


